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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len
 

Oyeyemis
 

novels
 

are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profound
 

in
 

meaning.
 

Written
 

by
 

a
 

writer
 

with
 

a
 

cross-

cultural
 

background 
 

her
 

works
 

not
 

only
 

show
 

a
 

robust
 

African
 

personality
 

but
 

also
 

reflect
 

a
 

profound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ry
 

attainment.
 

As
 

an
 

African
 

diaspora
 

writer 
 

Oyeyemi
 

vividly
 

expresses
 

a
 

complex
 

state
 

of
 

mind
 

in
 

the
 

cultural
 

gaps.
 

As
 

a
 

female
 

writer 
 

she
 

focuses
 

on
 

the
 

vigoroso
 

power
 

of
 

women
 

under
 

the
 

barriers
 

of
 

male
 

discourse 
 

showing
 

the
 

world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women
 

writers
 

in
 

the
 

third
 

world.
 

As
 

a
 

writer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her
 

works
 

also
 

revisit
 

various
 

issues
 

about
 

race 
 

gender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The
 

divers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Oyeyemis
 

works
 

show
 

the
 

unique
 

feature
 

of
 

African
 

literature
 

in
 

terms
 

of
 

plots 
 

writing
 

techniques 
 

and
 

aesthetic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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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視域下海倫·奧耶耶美小說研究

王文嫻

上海師範大學

摘　 要:
 

海倫·奧耶耶美的小說內涵豐富且意蘊深遠。 作為具有跨文化背景的作家,她在作品中呈現出強烈非洲

個性的同時,也體現了深厚的歐美文學素養。 身為非洲流散作家,她生動地表達了處於文化夾縫中的複雜心境;身

為流散女性作家,她聚焦女性在男權話語藩籬下所展現的強大力量,向世界展示出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的精神面貌;
身為兒童文學作家,她的作品又以兒童的視角審視關於種族、性別、文化等種種問題。 從作品情節、創作手法與審

美風貌來看,奧耶耶美的作品的多元性與包容性展示了非洲文學的別樣風采。
關鍵詞:

 

海倫·奧耶耶美;流散;女性意識;成長

基金專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非洲英語文學史」(專案編號:19ZDA296)的階段性成果。

引言

海倫·奧拉珠默克·奧耶耶美(Helen
 

Olajumoke
 

Oyeyemi,1984-)是現居英國的尼日利亞籍作家。 她

於 1984 年在尼日利亞出生,四歲時跟隨父母遷往英國定居。 奧耶耶美在少年時代就展現出了傑出的寫作才

華,17 歲時出版的處女作《遺失翅膀的天使》(The
 

Icarus
 

Girl,2005)自面世起便獲得廣泛關注。 在劍橋大學

攻讀社會政治科學專業期間,她還創作了劇本《白化的杜松子》 ( Junipers
 

Whitening,2005)、《受害者》
(Victimese,2005)和第二部小說《翻轉屋》 (The

 

Opposite
 

House,2007),另一譯名為《對面的房子》。 她的第

三部小說《白色是女巫的顏色》(White
 

Is
 

for
 

Witching,2009)在 2010 年獲得毛姆文學獎(Somerset
 

Maugham
 

Award)。 緊接著,下一部小說《不存在的情人》(Mr.
 

Fox,2011)採取實驗性的手法,具有後現代主義色彩,
顯示出對男性話語權的不滿和挑戰,2012 年獲赫斯頓 / 懷特獎(Hurston / Wright

 

Legacy
 

Award)。 2014 年出

版的小說《博伊,斯諾,博多》(Boy,
 

Snow,
 

Bird)借用《白雪公主》的童話模式探索現代女性面臨的種族與性

別困境,2016 年的小說《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What
 

Is
 

Not
 

Yours
 

Is
 

Not
 

Yours)與 2019 年的小說《薑餅人》
(Gingerbread)表達了在移民經歷與跨文化背景下個體面臨的抉擇與困境,均收穫讀者的好評。 奧耶耶美是

具有雙重文化背景的作家,她的作品淋漓盡致地描繪主人公夾雜在兩種文化之間的痛苦與張力,對主角流

散體驗的書寫則來源於自身的經歷。 她的作品不僅融合了尼日利亞約魯巴的民間傳說,具有非洲原始神秘

主義氣息,同時,她絲毫不掩飾自己對歐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借鑒,巧妙地運用了意識流等現代主義手

法。 她在童話與傳說中重現遙遠的尼日利亞過往歷史,以第三世界女性的視角重述種族與性別的困境,她
的作品既有鮮明的兒童文學色彩,又具有濃厚的女性主義痕跡。 作為尼日利亞新生代作家,奧耶耶美的作

品不僅展示了當代非洲文學的強勁勢頭,又能以一股洶湧之勢迅速匯入世界文學的滾滾浪潮中。

一、
 

文化夾縫中的流散體驗

《遺失翅膀的天使》《翻轉屋》與《白色是女巫的顏色》真實展現了那些處於雙重甚至三重文化夾縫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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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散者的心靈世界,體現了奧耶耶美對種族差距與身份認同的深刻思考。
她的處女作《遺失翅膀的天使》使得英國文壇開始關注這顆耀眼新星,也使得包括她在內的移民作家進

一步走向大眾關注的中心。 這部小說具有自傳性色彩。 主人公潔思( Jess)的母親是尼日利亞人,父親是英

國人。 奧耶耶美出生在尼日利亞,四歲跟隨父母定居英國,12 歲時每年暑假都會回到尼日利亞。 「流散者正

是處在舊世界與新世界之間的夾縫中游離、掙扎、抵抗、融合與認同,他們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中依附

與剝離。」 ①

在英國文化與尼日利亞文化的雙重浸潤下,奧耶耶美把自己在英國的流散體驗融合進《遺失翅膀的天

使》中。 這部作品借用約魯巴的阿比庫(abiku)神話框架,講述了潔思與一位神秘朋友相遇相識後發生的一

系列故事。 混血兒潔思跟隨父母在英國生活,因膚色不同而在學校受到白人小孩的孤立和排擠。 她在八歲

的暑假跟隨母親回到尼日利亞,遇到了一個跟自己年齡相同的小女孩蒂麗蒂麗(Tilly
 

Tilly) (以下簡稱「蒂

麗」)。 蒂麗,其實就是一個能夠穿越時空的阿比庫。 潔思本有一位雙胞胎姐妹———芬恩(Fern),但是出生

後卻不幸夭折。 在約魯巴的文化風俗中,如果雙胞胎中的一個嬰兒夭折,這個嬰兒的靈魂就會成為「阿比

庫」,帶著前世的記憶不斷地投胎、輪回。 「由於阿比庫天性固執、冷血且無情,約魯巴人都十分懼怕他們。
他們被邪惡與神秘籠罩著,被他們選中的任何一個家庭都會經歷可怕的詛咒,他們就是那短暫但永恆的悲

傷源頭。」 ②為了避免這種生死輪回的厄運,父母就會請人為夭折的孩子做一尊伊貝吉( ibeji)雕塑,每日為其

供奉食物,每年還會為亡靈慶祝生日。 在小說裡,潔思被心理醫生診斷為「人格分裂症」(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她早熟聰慧,敏感而孤獨,時常想要尖叫。 但是,這種分裂症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心理疾病,而是潔

思不完整的靈魂所表現的外在人格衝突。 潔思的母親在芬恩夭折後並沒有按照約魯巴族的傳統為女兒製

作雕像,這就給了夭折的亡靈不斷轉世輪回的契機,所以潔思與蒂麗的相遇並非偶然。 蒂麗潔思不僅生活

在現實世界,也生活在阿比庫的靈魂世界與兩個世界之間的叢林世界,潔思的這種「分裂」,恰好代表著奧耶

耶美在內的流散者「是其所不是」的狀態。 蒂麗代表著潔思體內未覺醒或不願承認的尼日利亞人的身份,潔
思則代表著另一半殘缺的英國人身份。 「流散者的身份認同、邊緣化處境、種族歧視、性別壓迫、家園找尋和

文化歸屬等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異質文化之間的齟齬、衝突與融合。」 ③而蒂麗與潔思的相互融合與相

互包容,則意味著異質文化衝突的調停。 蒂麗與潔思互相爭奪身體的控制權,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作者自

己的掙扎與迷茫———她無法拋棄內心所堅守的歐美文化價值觀,也無法與自己靈魂深處那古老的「尼日利

亞人的天性」相分離。 所以,《遺失翅膀的天使》既能凸顯身為非裔人在異邦流散的焦慮,又能從他者的視角

重構歐洲形象。 更重要的是,她的小說表現了個體在異質文化的雜糅中面臨的生活困境與精神困境,展現

了個體在不同文化衝擊下的成長與蛻變。
奧耶耶美的第二部小說《翻轉屋》與第三部小說《白色是女巫的顏色》也延續了她一貫的創作手法,即利

用約魯巴的民間傳說和現代主義手法,講述發生在現實中的種種故事。 《翻轉屋》是奧耶耶美為異邦流散者

建構的心靈棲息地,是一個極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去標籤化的「避難所」,是介於夢境與現實之間的幻想之地。
在《翻轉屋》中,奧耶耶美把一部陪伴她成長的神話進行了改寫,將非洲的神明與基督教的上帝合二為一。④

在《遺失翅膀的天使》中,奧耶耶美利用鬼孩兒阿比庫的傳說,現實主義的寫實和與現代主義的意識流手法

相互交替使用,在夢幻與現實的交織中刻畫主人公內心的掙扎與糾結。 與《遺失翅膀的天使》相比,《翻轉

屋》具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色彩。 在這部小說中,奧耶耶美運用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將約魯巴的神話

傳說、尼日利亞的歷史過往與現實境遇與現代歐洲之景相互穿插、融合,展現異邦流散者在歷史記憶與現實

問題之間的掙扎。 與前兩部作品相比,《白色是女巫的顏色》則呈現出一股陰鬱怪誕的色彩。 這部作品的創

作靈感源於奧耶耶美在南非做志願者時所做的關於吸血鬼的一個夢。 小說將歐洲哥特小說的特質與加勒

比海域附近的恐怖傳說融合在一起,將敘事的空間定位在英國多佛的一個名叫「銀屋」 (Silver
 

House)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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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銀屋在新聞報道中時常出現,是一個充滿了仇外心理的地方,那裡的移民與難民經受了諸多的針對他

們的暴力行為。⑤毫無疑問,作者筆下的「銀屋」是一個極富隱喻與諷刺的形象。 首先,這是尼日利亞乃至非

洲的異邦流散者集體無意識中暗恐( the
 

Uncanny / Unheimlich) ⑥的縮影。 在作品中,距離血腥罪惡的黑奴貿

易已然過去接近一個世紀,但是移民與難民創傷卻不會隨著時間湮滅。 即使現在,在歐美大陸,那種排外主

義與仇外情緒依然存在,種族歧視也沒有被消除。 於異邦流散者而言,任何仇視與暴行會讓他們回想起殖

民者犯下的罪行。 其次,「銀屋」既是借「白色」「女巫」「吸血鬼」正揭露了殖民者的本質———他們依靠屠殺、
剝削之類等非人道手法,依靠奴役非洲人來獲得財富與地位。 從 16 世紀開始,大英帝國不斷進行海外擴張,
18 世紀,一掃蒙昧的啟蒙運動也沒能阻止殖民者用非洲黑奴的血淚鑄造通往「自由、平等、博愛」的金光大

道。 黑奴,成為了龐大帝國的根基。 「銀屋」喚醒無數異邦流散者的暗恐,讓他們時刻處於「是其所不是」與

「非家」的焦慮中。 他們既不能忘記歷史,又要面對當下的生活;既不能摒棄自己的傳統文化,又不能完全割

捨新的文化價值觀。 「銀屋」正是類似但丁筆下「林勃空間」這樣的存在,讓流散者永遠徘徊在尋找家園與尋

找身份的迷途中。

二、
 

女性意識的深度覺醒

身為尼日利亞新生代女性作家,奧耶耶美不僅直面流散者所面臨的種種困境,書寫流散者經歷的現實

問題,還關注女性的精神世界與情感體驗,從全新的角度抒發對男性話語權的不滿。 她的《不存在的情人》
就是以實驗性手法,從文本內部出發,控訴男性對女性的凝視與壓迫。 與前幾部作品一樣,《不存在的情人》
也是在童話結構的基礎上展開敘事。 但與其他作品相比,作品的情節如同走迷宮,充滿了迷惑性。 奧耶耶

美自述,兒時並未察覺《藍鬍子》這類的童話有多麼與眾不同,但成年後的她卻不自覺地運用這一童話模式

創作了這部作品。 小說的題目是《不存在的情人》,其原文題目為「Mr.
 

Fox」,顯而易見,奧耶耶美借鑒了英

國女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的同名童話《狐先生》(Mr.
 

Fox)。 作者在這部作品中戲

仿了《藍鬍子》 ⑦《費切爾的怪鳥》(Fitchers
 

Bird)與《狐先生》等以「殘暴丈夫殺死妻子」為基本情節的童話,
只不過在這部作品中,福克斯先生是在自己創作的小說中「殺」死女主人公,他筆下的女主人公不是橫遭意

外就是結局淒慘悲涼。 因此,這引發了他創作的人物———作品的女主人公瑪麗(Mary)的不滿。 瑪麗認為福

克斯先生不能這樣肆意「屠殺」自己創作的女性形象,她向福克斯先生發起挑戰,要求自己一起參與創作。
於是,福克斯與瑪麗在自己創作的文本中開始了一場角逐。 福克斯先生並非一個變態殺妻狂,但是他卻無

情地奪走了瑪麗的創作成果,試圖扼殺瑪麗的創作欲望。 福克斯先生的妻子達芙妮(Daphne)在作品的前幾

章中完全是福克斯先生的陪襯,是一個無所事事的家庭主婦,她的存在感非常渺小,形象也十分單薄。 但

是,隨著福克斯與瑪麗的角逐進入白熱化階段,達芙妮也參與進來。 隨著情節的推進,達芙妮的機敏與睿

智、才華與勇敢讓福克斯甚至讀者都吃了一驚。 這部小說的敘事者是不確定的,而在前幾章中,達芙妮這一

人物的頭上似乎總圍繞著一塊不可靠敘述的烏雲。 照此推斷,假設前幾章故事的敘事者是福克斯,那達芙

妮的形象就解釋得通了。 畢竟,在福克斯先生眼中,達芙妮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富家女。 福克斯對達芙妮、
瑪麗以及他筆下其他女性角色的裁決、控制壓迫,只不過是因為瑪麗與諸多女性作家一樣,「書寫上帝、命
運、時間和完整性,並沉迷於書寫同樣的主題或話題」 ⑧。 作品中充斥著各種神話與童話的變形,同時,大膽

的想像與誇張加上優美細膩的語言,使得這部作品與奧耶耶美其他作品相比,顯得格格不入。 從這個角度

看,奧耶耶美這部《不存在的情人》跳出一味渲染文化衝突與殖民歷史的主題,參與到新的文化與民族身份

建構進程中,以「文中文」的結構書寫了女性所面臨的處境與經歷的諸多不平等待遇,聚焦於女性失聲這一

社會性問題。 奧耶耶美兼具流散作家與女性作家的雙重身份,她小說的主人公大部分都是女性,她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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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也通過女性個體的成長經歷展現了女性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危機,以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視角向男權統

治發起進攻與挑戰。
奧耶耶美的《博伊,斯諾,伯德》採用現實主義手法,以一個離家千里的美國女性———博伊(Boy)與丈夫

及其繼女相處的日常為線索,同時融合了流散體驗、身份認知與性別困境等各種話題。 博伊從她暴虐成性

的父親手中逃離出來,在馬薩諸塞州定居後,與當地的一個離異男子———阿圖羅·惠特曼(Arturo
 

Whitman)
結為夫妻,同時成為阿圖羅女兒———斯諾(Snow)的繼母。 後來,博伊生下一個女兒———伯德(Bird)。 因為

阿圖羅一家隱瞞了自己是非裔的事實,所以伯德的皮膚並不是白色的。 「《博伊,斯諾,伯德》的內容充斥著

關於家庭的故事與關於文化的歷史,而這些奇幻的故事與歷史則是圍繞著上世紀中葉黑人生活的日常現實

展開的。」 ⑨雖然小說的情節戲仿了格林兄弟創作的《白雪公主》,也穿插了諸多女巫、精怪、動物的童話傳說,
但其主要情節內容還是圍繞人物所處的現實環境展開敘述。 奧耶耶美選用了不同的敘述視角來完成這部

作品,每個敘述者的聲音彼此獨立但又互相交融,營造了懸念與突轉,使作品呈現出複調的性質。 同時,她
採用多元對立的敘述模式,給予每一個人物以相應的隱喻,賦予他們在當下語境的全新意義,以全新的視角

仿寫了《白雪公主》這一童話。 博伊與斯諾明顯扮演了繼母 / 白雪公主的角色,但二者的形象並非對立,而是

流動轉換的。 博伊年輕時正如白雪公主一樣美麗,隨著伯德的出生與斯諾的成長,斯諾明顯扮演了「白雪」
的角色,但是隨著伯德的成長,伯德也顯現出自己的思考與認知,成為了與母親和姐姐一樣的角色。 三位女

性都是小說的敘事者,也是小說的主人公。 與《遺失翅膀的天使》相似,《博伊,斯諾,伯德》也是一部關於女

性的成長小說,但是,與《遺失翅膀的天使》相比,奧耶耶美在《博伊,斯諾,伯德》中使用的元素與探討的問題

似乎也更為複雜,她將歐美童話與非洲民間神話的交替穿插,討論了諸如黑奴制的殘餘,宗教迫害,種族歧

視、婦女解放等各種問題。 通過閱讀這部作品,讀者也能體會到奧耶耶美的「野心」:通過對非裔女性角色成

長的書寫,呼籲世界關注女性的生存環境———特別是黑人女性、移民女性、非裔女性等邊緣群體的地位。 西

方的女性主義者,「傲慢地宣稱非洲女性為『問題』,將我們物化,摧毀了建立真正的全球姐妹關係所必需的

媒介……全球的女性應該彼此相互解放」 ⑩。 同時,利用自己的巧思細構,顛覆了充滿雌競與歌頌男權味道

的《白雪公主》的童話,利用作品向非洲與世界展示了女性的力量,展示了自己身為女性作家的韌性,加速了

自己從邊緣作家走向中心的步伐。

三、
 

複雜深刻的成長書寫

奧耶耶美是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非洲作家,這也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她創作風格的多變與混雜。 《遺

失翅膀的天使》既是一部關於身份認同與流散體驗的小說,也是一部以兒童視角展開敘述的哥特式成長小

說。 毫無疑問,這是一部跨界小說,這部作品「打破傳統的文學藩籬,跨越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之間界線

……它包含了那些跨越界限、為兒童接受和閱讀的成人文學作品和為成人讀者接受和閱讀的兒童文學作

品」 。 從《遺失翅膀的天使》到《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作品的內容涉及文化、歷史、社會方方面面,敘事技

巧也靈活多元,不囿于單一的敘事策略。 奧耶耶美經常以歐美現代文學的創作手法,融合歐洲與非洲的各

種神話傳說,講述人物在現實中的種種經歷,這她的使作品呈現出與傳統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神秘主義

與現代主義作品不同的風格特徵。 作品風格的混雜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奧耶耶美作品體裁的複雜性

與混合性。 《遺失翅膀的天使》與 2016 年出版的小說《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就是這類混合性體裁的代表。
雖然奧耶耶美借用約魯巴雙生子的民間傳說這一敘事模式,講述發生早 21 世紀英國一個普通混血家庭的故

事,主角潔思那敏感而又富於幻想的性格,讓她時常處於身份迷失的焦慮與喪失家園記憶的暗恐中,亡靈密

友、校園暴力、荒廢小木屋與鑽入噩夢的長髮女人……讓作品滲出一股神秘莫測、幽深恐怖的氣氛。 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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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是奧耶耶美融合自己的經歷與體驗寫出的一部兒童作品,能讓那些跟隨父母而來到異鄉的孩子產生共

鳴。 這部作品也體現了奧耶耶美非比尋常的文學思維,她借用兒童的視角,為流散者在文化夾縫中構建了

一個全新的世界。 蒂麗既是夭折的阿比庫靈魂,又是歷經深重苦難與沉痛創傷的非洲人,她出現的時機,正
是潔思童年中最為脆弱與猶豫的時刻,也是潔思還未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英國人的時候。 小說結尾處,潔
思進入叢林世界後又回到現實世界,這代表著潔思在自我身份找這一旅途的結束,也代表了屬於潔思的「成

人儀式」的完成。 這一情節具有深刻的隱喻性:作者與潔思一樣,正視自己的民族身份,重新拾起印刻在集

體無意識中的記憶碎片,接受自己的雙重文化身份。 由此可見,奧耶耶美憑藉《遺失翅膀的天使》而驚豔西

方與非洲文壇,絕非運氣使然,而是她本人驚人的想像力與作品本身的厚重意蘊而決定的。
小說《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也是奧耶耶美創作的一部與成長有關的短篇小說集。 在這部作品中,她融

真實與虛幻、夢境與現實、暗黑與浪漫於一體,將童話、寓言、成長小說等兒童文學體裁雜糅在一起,讓《不是

你的就不是你的》成為一部迥然不同的兒童文學作品。 作品中這幾則小說,不乏兇殺與懸疑的血腥情節,還
充斥著駭人與怪誕的黑暗色彩,但歷經曲折跌宕的情節之後總能迎來一個充滿溫情的結局。 在這部作品

中,奧耶耶美顯然是大膽模仿了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1799 - 1850) 在《人間喜劇》 ( La
 

comédie
 

humaine,1842)中首創的「人物再現法」。 第一個故事中被遺棄的女嬰脖子上掛著的鑰匙,串聯起層層疑雲,
直到結尾處作者才讓鑰匙真正派上用場:棄嬰長大成人,用鑰匙打開了一把藏書閣的大門,找到了母親留給

自己的信。 女僕與同性戀少爺結合後有了孩子,後來,女僕與少爺的弟弟相愛,但是惡女僕卻殘忍地殺死了

女僕。 多年後,死去的愛人化為了玫瑰,刺死了惡女僕。 古老陳舊的藏書閣、遠離喧囂的修道院、泛黃的陳

年書信、化身玫瑰的亡靈、若隱若現的超自然力量……正是哥特小說中的「超自然因素的運用、神秘氣氛的

營造和離奇的情節」 。
奧耶耶美善於用冷靜平緩的口吻敘述發生在現實世界中的種種事件,使這些平凡小事折射出廣為關注

的社會性話題,又能在不經意間展露人性複雜而真實的面貌。 蒂麗對潔思猶如親姐妹般的愛護,但是卻殘

忍地擠走潔思的靈魂,搶走潔思的身體;福克斯先生看似溫文儒雅,實際上是個不折不扣的「厭女」人士;擁
有悲慘身世的嬰兒被遺棄在修道院,但是卻在眾多好心人的關愛下平安成長。 從某種角度說,這部小說集

的深刻性可能沒有其他作品厚重,但小說主題的多元性卻是說不盡的。 在這些短篇中,奧耶耶美並沒有過

分渲染主角的成長歷程,但是人物的人生軌跡與心理變換和讀者撥開層層雲霧的閱讀體驗相輔相成。 《遺

失翅膀的天使》讓世界看到了非洲新生代作家的蓬勃力量,但《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展示了奧耶耶美身為

世界跨界作家的文學使命。 在這部小說中,奧耶耶美與讀者共同建構了一個深不可測的迷宮,讀者不僅能

在迷宮中看見人物的成長與蛻變,也能在閱讀過程中捕捉內心的微妙變化,體驗人性的陰暗與脆弱,溫暖與

美好。 奧耶耶美在《不存在的情人》與《博伊,斯諾,伯德》中展現了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的強大力量,但《不是

你的就不是你的》也讓讀者看到了一個利用優美輕快語言勾勒細膩豐富情感世界的女性作家。

結語

縱觀尼日利亞流散作家奧耶耶美的作品,其創作主題、手法與風格複雜多變,僅用幾個詞或幾句話就對

其概括之,實在失之偏頗。 不僅僅是奧耶耶美,非洲流散作家的作品亦是如此。 不管是南非的納丁·戈迪

默(Nadine
 

Gordimer,1923-2014),還是尼日利亞的阿契貝(Chinua
 

Achebe,1930-2013),或是坦桑尼亞的阿

卜杜勒—拉紮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1948-),雖然他們的創作手法、主題內容與行文風格迥異、各
有千秋,但卻異口同聲地在作品中書寫殖民歷史創傷,描繪流散者在尋找家園旅途中的焦慮與彷徨,關注少

數群體的生存困境與精神世界。 在這些作品中,他們以全新的方式超速歷史,展現了與眾不同的非洲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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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耶耶美作為非洲流散女性作家,她以《遺失翅膀的天使》一舉成名,但她沒有囿於小民族主義,而是繼續憑

藉自己的雙重文化背景,在講述非洲故事的道路上走出自己的姿態,以更加包容廣闊的心態為世界文學增

光添彩。 奧耶耶美在內的非洲流散作家,不論身在何處,心始終牽掛故鄉,情系家園,以富有創新性、包容

性、多元性的作品豐富了世界文學的多樣性,成為世界文學花園中散發著馥鬱芬芳的仙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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